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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类学视野中羌族民间犬信仰及其文化析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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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基金项目］　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“中国古代民间神灵信仰研究（一）”（项目编号：

１１ＪＪＧ７５００１０）、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“民俗事象与族群生活———人类学视野中的羌族民间文化研究”（项目

编号：１０ＹＪＡ８５００２３）阶段性成果。

①　 《释比黄昏》，ｈｔｔｐ：／／ｗｗｗ．ｑｉａｎｇｚｕ．ｃｏｍ／ｔｈｒｅａｄ－２０７９－１－１．ｈｔｍｌ，２００８－７－２０。王治升是汶川羌峰释比，而类似举动亦

见于茂县黑虎寨释比任永清身上：“地震时，许多村民彷徨无措，作为释比，他按释比经典大喊了几声‘狗’，传说里，狗是地藏王的母

亲。释比有法力，地震时喊‘狗’，地藏王就不晃了。但这个方法却没能让地震停下来。”见《神秘释比恐成历史》，ｈｔｔｐ：／／ｃｑｓｂｅｐａｐｅｒ．

ｃｑｎｅｗｓ．ｎｅｔ／ｈｔｍｌ／２００８－０７／２７／ｃｏｎｔｅｎｔ＿７０８０４．ｈｔｍ。

　　［摘　要］　对于信奉万物有灵的羌民来说，“犬”是重要的信仰对象之一。犬信仰在羌

族民间社会中由来古老且功用宽泛，满足了尔玛人的精神世界需要，并跟他们的传统生活

关联密切，形成为一个独特而又内涵丰富的民俗传统。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考察，在多民

族文化视野中就羌族民间犬信仰问题进行解析，无论对研究羌族民俗史还是中华民俗史，

都有裨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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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信奉万物有灵的羌民社会中，“犬”是其重要的信仰对象之一。根据羌族神话传说，除了羊

是羌人固有的外，先祖木姐珠和斗安珠结婚后从天宫带到人间的则有马、牛、猪、狗、驴、兔、鸡、鸭

八种动物。在羌语中，“狗”之读音为“ｋｕ”（汶川）或“ｇｕ”（北川）。此外羌人亦有采用十二生肖来命

名的习俗，其中狗日出生者称为“苦木”。北川羌族人家，小孩的帽子上绣有狗，谓之“神狗”。如

今，由汶川县申报的“吊狗祭山仪式”，已被列入首批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下面，我们即在结合历史文献与田野考察的基础上，运用文化人类学的多重证据法，对羌族民间的

犬信仰问题略作透视。

一、从释比地震唤犬说起

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，在羌人聚居的岷江上游地区，发生了崩山裂地的大地震。“地震来临时，王

治升跌跌撞撞从屋内跑出，他嘴里发出‘咂咂咂’的唤狗声，希望地下化身为狗的地藏王母亲能制

止住儿子的抖动。这是一片地震活跃带，他的祖上一代代面对地震时，都发出这样的声音，每次都

获得了成功。但王治升所在的这一代失败了，作为一名释比，他甚至没能占卜出这一天的凶险。

他躲在墙边的楼梯下，无助地看着整个村庄突然陷入死亡。”①在川西北地区的羌族中，向来有“狗

跳耗子叫，地震必要到”的民间谚语。地震发生的时候唤狗，表面看似乎是在让惊惶的狗叫声平息

下来，其实有基于民间信仰的更深层缘由。年逾古稀的王治升并非普通人，他是汶川绵虒羌锋有



名的释比，面临巨大灾难发生，他冲出门外急切唤狗的举动，看起来似乎有些可笑，但实际上是相

当严肃的举动。因为，身为释比的他是在行使自己的职责，也就是按照羌族代代相传的习俗施行

除祟禳灾的仪式，试图使颤抖的大地平静下来。

的确，犬在羌族民间信仰中被视为镇邪除祟之物，并且屡屡运用在释比法事中。羌族是信鬼

神的民族，万物有灵观念构成其民间信仰的主要内容。释比即羌族的巫师，他们熟知本民族社会

历史与神话传说，主持春祈秋报的重大祭祀活动并施行驱鬼治病、除邪镇祟的法术，因而在羌民社

会中享有崇高威望，人们生产生活中每逢大事都要请他们到场唱经做法事。比如，羌民村寨中若

是有坠岩、跳河、抹喉、吊颈、难产等凶死事件发生，为了防止其成为厉鬼祸人，就要请释比选择日

子做招魂除黑法事，超度死者，从而保家庭和村寨平安。然后，还要请释比打扫山场，燃起柏香请

师傅、师祖，并且高声念唱经文，大意为：“此地有人跌死成厉鬼，脑袋大得像牛头，双手好像掀盘

骨，身躯粗壮如黄桶，手脚着地四爪爬。我端公请来师傅师祖又作法，挥动斧头砍脑袋，锄头挖断

它手脚，钢钉将它来钉住，再用铜水铁水凌，白鸡白狗血淋身上，使它永远不得翻身，让家人和村寨

都安全。”①这里，以鸡犬之血淋在凶死者身上，驱祟镇邪的目的十分明显。再如，每年农历九月三

十日，也就是羌历年的前一天，以村寨为单位请释比做驱逐农害的法事。释比用荞麦面做成野猪、

老熊、野牛、岩驴、刺猪、老鼠、乌鸦、老鹰等，用刀砍杀，然后将野禽野兽面屑捏成团丢入事先挖好

的洞里，并在洞口放一只荞麦面做的狗，表示有狗看守，如此这些危害农作物的野禽野兽就跑不了

了，最后再用泥土封住洞口。这套属于模拟巫术的法事名为“请天神关野物”。② 在杂谷脑河流域

的增头、佳山等羌寨，若有自家房屋位于寨子中心，主家会认为其“风水硬”，要请石匠打制石鸡和

石狗，再请释比做法事，立石鸡、石狗于照楼上以“镇风水”。③ 在羌族地区，寺庙或寨门上多雕塑石

狗，甚至给小孩的帽子绣上犬，也无非是让“神狗”护卫村寨安宁，保佑孩子健康成长，辟邪功能一

目了然。龙在中国民间信仰里，是降雨生水的神灵。在山高谷深的岷江上游一带，羌人进行祭龙

求雨仪式时也有用犬作牺牲的。以“尔玛”自称的羌民大多居住在半山区域，生产方式为半牧半

耕，由于所处地理环境恶劣，因此对雨水的祈求是他们生活中的大事。区域有别，村寨不同，羌民

的求雨仪式亦不尽一致。如在汶川龙溪沟直台寨，每遇天旱，就要向龙王求雨。人们在释比率领

下来到本寨山顶求雨，除了带上香、刀头并杀羊一只敬献龙王外，还要抬一条狗上山。“拜毕龙王

后，将狗抬到烧狗坪活活烧死，其目的是使龙王嗅到烧狗臭味，不得不下雨。传说龙王怕狗臭，烧

狗臭气熏，龙王难受，因而下雨。”④而在北川，有的羌寨求雨时，将狗穿上人的衣服，牵着在村寨中

巡游，据说也能使老天降雨。

犬信仰在羌民社会中，由来古老，功用宽泛。在羌族释比法事中，占卜是常见的巫术活动。

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云：“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，亦有决疑之卜。或以金石，或以草木，国不同俗。

然皆可以战伐攻击，推兵求胜，各信其神，以知来事。”羌人占卜的方法多种多样，以动物类而言，有

羊脾骨卜、羊毛线卜、羊角卜、白狗卜、鸡蛋卜等。直到今天，对于保持原始信仰的羌民来说，占卜

这种巫术仪式仍未全然消失。其中羊脾骨卜在古代多用于占卜战争的胜负，后来又多用于占卜运

气、病因、行人祸福，或者人死后占卜吉凶等；鸡蛋卜主要用以卜病因；白狗卜则用来占丰歉。在茂

县东路有“吊白狗，卜丰歉”的习俗，每年正月初旬举行。据调查，这是该县东路羌民之土主独雄王

庙的庙会活动之一。人们以庙会收入购买白犬一条，在独雄庙前举行吊狗会，将白狗倒悬在庙前

９１１人类学视野中羌族民间犬信仰及其文化析说

①

②

③

④

四川省编辑组编：《羌族社会历史调查》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１９８６年，第１８６页。

四川省编辑组编：《羌族社会历史调查》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１９８６年，第１７３页。

卢丁、工藤元男主编：《羌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———中国西部南北游牧文化走廊调查报告之一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２０００年，

第９４－９５页。

四川省编辑组编：《羌族社会历史调查》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１９８６年，第１８８页。



树枝上，狗头下方放置食物，但稍有距离，使不能及。以七日为期，七天之后，白狗若不死，预兆着
丰年；反之，则是凶年。① 关于此俗，另有说法是“吊狗祭山”，即在正月祭山时，村民们凑钱买狗（最
好是白狗），将狗挂在老林的吊狗树上，“狗颈项挂一圆馍馍，吊七天后狗被吊死，以此祈求丰收。

好些寨子都有这种吊狗树，以仁村的最有名。唐代汉人称这一带羌族为‘白狗羌’，也有称之为‘吊
狗羌’的”。在羌人的民间宗教活动中，以祭天神为最经常，祭山神为最隆重，“以狗祭山，可能是羌
族最古老的祭山仪式”。② 北川古称石泉，该县小坝羌族藏族乡曾发现至元二十七年（１２０９）的摩岩
石刻题记，记录了元代石泉地方政府根据当地习俗与羌民的一次盟誓，其中有“打狗埋石为誓，违
者愿归犬口而亡”③的话。岁时节令方面，羌民既过十月初一羌年，也过正月初一春节，其中前者谓
之过“小年”。除夕的团圆饭，必须要有剩余以祈来年丰收，并且要给猫、狗留些好吃的东西，尤其
注意观察狗最先吃什么，这可预示来年哪些东西最贵。

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定义，“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———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，它们
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”④。犬信仰作为民间风俗，满足了羌人精神世界的需要，并
且在不同的情境中履行着不同的仪式功能。比如祛邪逐祟，在释比所唱经文里即有反映。如上坛
经《日堵》讲邪怪作祟羌族人家，撵山猎狗如何引导主人捉拿之。它时而跳上案板，时而窜上屋顶，
“猎狗奔进山沟内，追逐邪怪在深山”，最终协助主人将“邪怪打下青杠树”。⑤ 犬能辨亲识主，羌民
深信“娘家的恶狗不咬出嫁的姑娘”。相传天仙女木姐珠与燃比娃婚后在人间艰苦创业，生活劳
累，衣衫褴褛，三年后回天庭时，连娘家人都不认识她了，多亏家里的天狗认出了她。此外，犬在羌
民的信仰中，还被视为大大有恩于他们的动物，民间有“人吃狗粮”之说，有忌食狗肉的习俗。其中
一则《人 狗 粮食》的传说讲到，很久很久以前，下大雨涨大水，人、房子、粮食都被冲走了，仅剩下一
个上山砍柴的小伙子，全靠一条从水里游上来的狗的尾巴里留下的谷种，人间才有了粮食。⑥ 另据
汶川龙溪羌民口头故事，天神因人间糟蹋粮食而将其收回，多亏了狗前去求情，“才给凡间要到了
粮食，救活了凡人”⑦。在北川，年三十晚上，守岁的人通宵不眠，等到雄鸡鸣晓，到了大年初一，做
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喂狗，因为相传最初的粮食种子就是由狗带来的。据羌族老人讲，从前人吃的
是树皮、草根、野果，有个勇敢的羌族小伙子趁蛇王外出赴宴的时机，从蛇王那里设法盗来粮食种
子，蛇王知道后把小伙子变成了狗。从此，狗成了羌人家里最忠实的伙伴，因此羌人十分感激和爱
护狗。⑧

二、中华犬信仰历史考察

曾被视为“江源”的岷江，实乃长江上游的支流之一，从北至南，几乎笔直贯穿青藏高原东南边
缘和四川盆地，在古代华夏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化意义。如今，人口不过３０多万的羌族绝大部
分都居住在岷江上游的高山峡谷地带，如汶川、理县、茂县、北川等地。在多民族的中国，羌族是跟
华夏历史同样古老的民族之一。神农又称炎帝，古称长于姜水出自姜人，也就是最早融入农耕族
群并行母系制的羌人。“作为姓氏的‘姜’和作部族名的‘羌’二字，在中国古音上是一致的。”⑨二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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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通互用，后世犹知。夏商周三代，开创夏朝的大禹“兴于西羌”，生在石纽；商代羌人的活动，在甲
骨文中屡见记载；后稷乃周族所奉始祖，其母姜嫄是来自姜姓的羌人部落女子，“在周民族形成的
过程中，融合了羌方中重要的一支———姜部落”①。因此，“羌人中的姜姓贵族一直是周王朝的有力
支柱”②。姜嫄亦作“姜原”，《诗经》屡有提及。被《说文·羊部》称为“西戎牧羊人”的“羌”，原本是
对驰骋西北并涉足中土的游牧族群的泛称，他们当中的一支老早就东进中原并融入了华夏族。而
随着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，羌人在迁徙过程中不断与其他民族交往融合，所以学界称“羌”是一个
向外输血的族群。又据语言学家调查，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岷江、大渡河、雅砻江、金沙江流域，居住
着操普米语、嘉绒语、木雅语、尔龚语、贵琼语、尔苏语、扎巴语、纳木义语和史兴语的居民集团。这
些居民集团均操独立语言，在语音、词汇、语法方面几乎无例外地跟羌语接近，因而在语言学归类
上应该属于藏缅语族羌语支。“操羌语支的居民，除了语言和文化上的共同特征外，在原始图腾、

风俗习惯等方面都还有蛛丝马迹的线索可循。”③事实上，在跟羌有关联的不少民族中，犬信仰随处
可见。比如，拉祜族相传祖先是吃狗奶长大的；普米族传说人和狗换过寿命，狗搭救了人类；哈尼
族农历二三月间祭龙，有把瘟神等送出寨子的驱邪仪式，并把刀枪涂上狗血悬挂在村寨路口以防
止其返回；景颇族超度非正常死亡的人，要杀狗并以狗血拌饭，用树叶包成九份送给亡者，以使其
勿回来作祟；纳西族为非正常死亡者祭奠，也有东巴主持的吊狗镇恶鬼仪式。此外，“氐羌系统的
民族大都有不杀食狗肉的禁忌，如藏族、羌族、彝族、白族、纳西族、普米族、傈僳族、怒族、哈尼族
等”，因为这些民族的神话传说有一共同母题，“即人类的五谷和粮种是狗千辛万苦从天神那里盗
来的”。④

从中华风俗史角度看，羌人民间宗教仪式中的用犬当为古俗遗留。“犬亦曰狗，燕飨用之，亦
用于祭祀。”⑤商代有“帝”祭，是祭祀四方神（兼山川、祖先神）以定息风雨虫灾的祭礼，其用犬之例
多见于卜辞，如“癸亥卜：今日帝于方，豕一，犬一”、“□寅卜：帝风，九犬”、“甲戌贞：其宁风，三羊三
犬三豕”，而这种止息灾气的祭四方神仪式，在操作上多为磔狗于四门。而“磔”，据《礼记集说》陈
澔注，“裂牲谓之磔”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：“秦德公既立，卜居雍……作伏祠，磔狗邑四门，以御蛊
灾。”又《尔雅·释天》“祭风曰磔”，郭璞注：“今俗当大道中磔狗，云以止风。”作为厌胜避邪术，犬祭
之俗可谓起源古老。“原始时代大约盛行过狗能镇恶避邪的传说，俗语所谓‘狗血淋头’，原是以狗
血驱邪魅之意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‘狗，叩也，叩气吠以守。’以狗镇恶的观念，很可能跟狗的守门功能有
关。”“活狗能守门，所以演变为把狗张挂在门上以避除邪恶的磔狗之祭。从现有资料来看，凡禳御
恶风、暑气、疫气等，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在城邑四方门上磔狗张挂。”⑥此外，狗还能护家识主，以之
守门；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载天狗“可以御凶”。而先民巫术化的磔狗避邪之举，当由此推衍而来。

春夏秋冬，寒来暑往，四时代谢盖在四时之气不同，而四时之气不和就会给人带来疫病。因此，每
逢季末，迎新除旧，人们便要举行撵除旧气的“时傩”活动，其主要方式之一即为“九门磔攘”。据
《礼记·月令》，季春之月，“命国傩，九门磔攘，以毕春气”；仲秋之月，“天子乃傩，以达秋气，以犬尝
麻，先荐寝庙”；季冬之月，“命有司大傩，旁磔，出土牛，以送寒气”。季春国傩在国都范围内举行，

仲秋“天子傩”在王室内城和寝庙进行，而季冬大傩则下及庶民，“旁磔”也就是“九门磔攘”。古代
都城四方共十二门，“九门磔攘”即裂犬牲张挂于城门以除祟禳灾。《风俗通义》卷八有“杀狗磔邑
四门”条，其释“九门磔攘”云：“盖天子之城，十有二门，东方三门，生气之门也。不欲使死物见于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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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，故独于九门杀犬磔禳。”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秦德公二年，“初伏，以狗御蛊”，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

释曰：“伏者，隐伏避盛暑也”；“蛊者，热毒恶气为伤害人，故磔狗以御之”；“磔，禳也。狗，阳畜也。

以狗张磔于郭四门，禳却热毒气也”。根据传统阴阳五行理论，犬属“阳畜”，正适合用来逐除疫疠
之气。此俗长久流传，后世犹见，如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卷九载“广州时序”云：“夏至，磔犬御蛊毒。”

或以为，“中国犬祭的分布，自古迄今多在海洋文化区”①，但从地处内陆的羌族民间犬信仰来看，则
不尽然。

犬能避邪，因此周代国家祭祀用“六牲”，犬是其一。据《礼记·曲礼》，祭祀宗庙之礼，“犬曰羹
献”。《周礼·秋官》所列职官有“牧人”，其任务是“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，以共祭祀之牲牷”。周人
祭祀使用的六牲，由牧人专养，乃指牛、马、羊、豕、犬、鸡。与之相应，还有各掌其事的牛人、羊人、

犬人等职务分工。孙诒让《周礼正义》卷二十三引江永注云：“远郊有牧田，以授九职中之薮牧，使
牧六牲，即以牲物为贡，牧人掌之，国有祭祀，牧人供之。于王朝，牛入地官牛人、充人及司门；羊入
夏官羊人，豕入冬官豕人，犬入秋官犬人。而豢于地官之槁人，鸡入春官鸡人，马入夏官圉人……

将祭祀则各官供之。”又据《周礼·秋官·犬人》：“凡祭祀，共犬牲，用牷物。伏、瘗亦如之。”将犬牲
瘗埋于地，目的仍在镇祟祛疠。殷商宫殿遗址多发现有奠基时埋入的牲人和牲畜，牲人作跪姿，有
的还随葬狗，对此考古学家指出，“奠基的狗和守卫的人，是与建筑的程序有关，各系一次埋入”，而
“门旁及门前跪着的人等，当系房屋的保卫者”。② 古人祭祀还使用“刍狗”（草扎的狗），“用以祷病”

驱疫，此俗“自周迄三国仍同也”。③ 《淮南子·说林训》：“譬若旱岁之土龙，疾疫之刍狗，是时为帝
者也。”高诱注：“土龙以求雨，刍狗以求福，时见贵之。”从《周礼》记载来看，天子祭祀所用的牛、羊、

犬等物，除专人饲养外，还须符合“牷”或“全”的规定。“牷”有“全”义，指“纯色”，也就是说天子祭
祀中用作牺牲的动物之毛色要纯一，不可杂有他色。祭品以纯色为上，又见于《周礼·冬官·玉
人》：“天子用全，上公用龙。”郑玄注：“全，纯色也。龙当为尨，尨谓杂色。”《说文》：“尨，犬之多毛
者。”这种长毛犬多有杂毛，故引申为“杂色”。从羌族民间犬祭以“白”为尚来看，跟这种崇尚“纯
色”的古老祭礼是吻合的。中国文化史上，向有“礼失而求诸野”之说。江绍原谈到“礼与俗”时尝
言：“研究者应该把礼俗的界限打破，是我们近来的主张。……古俗有一部分见于著录，因而得了
古礼的美称，成为后人叹赏、保存的对象。然没有这样幸运，久已湮没无闻的古俗，正不知有凡几，

虽则这一部分古俗中应又有一部分至今尚以某种形式流传于民众间。故不但古礼与古俗不可分
为两事，即古礼俗与今礼俗，亦不应认为互不相干的两个研究区域。”因而他很赞同前人关于“礼俗
不可分为两事，亦不必分士庶”、“制而用之谓之礼，习而安之谓之俗”的说法。④ 事实上，礼、俗未必
分家。作为上古社会礼俗生活记录的“三礼”（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），其中不少礼仪便一直存活
在华夏民间，为后世民众一代代传承。同理，从商周宫廷到羌族民间，尽管犬祭使用的具体场域有
“大传统”和“小传统”之分，但仍不难看出该信仰习俗在中国从上到下绵延数千载的历史轨迹。

三、羌民的灵犬信仰管窥

犬与人类产生关系相当古老，尤其跟有狩猎传统的民族关系更是密切。考古学表明，人类最
早饲养的动物不是牛、马，而是犬与羊。世界文学史上，“狗给人类带来粮食种子”更是一个跨地域
的母题。关于犬的驯化，“大多数动物学家都相信驯化狗的所有种类全是由狼发展而成的”⑤。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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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原始献祭仪式可知，“以动物作为献祭是较为古老的仪式”，“以动物作为牺牲则远较农业时代为
早”①，而犬正是人类最早用于献祭的动物之一。作为“西戎牧羊人”的羌，固然跟羊的关系密切，但
犬在其生活及信仰中也占重要位置。黑水羌族传说有《狗是怎样变成家畜的》，蜀地学者任乃强释
“犬”字时，认为华夏驯养狼犬成功的时间，“当是远在羌人驯化藏犬之后”②。羌人驯犬以助牧畜，

犬作为放牧的好帮手深得喜爱，而主人去世，也常以犬殉葬。不仅如此，在羌民看来，犬是通灵之
物，能镇邪禳灾，尤其对止住地震有很大功效。羌族地区广泛流传的神话《开天辟地》，讲古时候，

地是一个黑鸡蛋，天是一个白鹅蛋，一团黑糊糊的，一团白生生的，分不清上头下头，也分不清前头
后头。天爷阿补曲格和天母红满西决定造天搭地，以使万物滋生。天母打开黑鸡蛋，里面钻出一
条大鳌鱼；天爷打开白鹅蛋，里面滑出一块青石板。天爷用青石板造天，立起又倒，倒了又立，如是
再三，累得大汗直流，硬是没法。天母连忙把大鳌鱼搭成了地，将螯鱼的四足扳来立起，才撑起了
青石板。天地造好了，可是，大鳌鱼要动弹，它一动，就会天摇地震。于是，天母唤来家中的玉狗，

将其放到大鳌鱼的耳朵洞里，并对后者说：“你不准动哟！我把你的母舅叫来了，给你作个伴儿，空
了给你摆条（即聊天），免得你心焦。要听母舅的话呢！你一动，它就会咬你呢！”这么一来，大鳌鱼
再也不敢动，天地才稳当了。③ 以犬为地之母舅的传说是怎么来的，有待探考，但有两点似可注意：

首先，羌人以母舅为大，凡事都要听舅舅的，释比经文即称“天下要数舅为尊”，而以犬为地之母舅，

叮嘱后者“你须听从顺其音”④，可谓是按照羌民社会的习惯思维为大地设置了一个管得住它的长
辈；其次，舅在羌语中读音为“ｋｕ”，与犬在羌语中的读音“ｋｕ”或“ｇｕ”相近，因此，以犬（ｋｕ）为管辖大
地之舅（ｋｕ），是不是有着某种语音上的巧合呢？此外，正如吕振羽所指出的，在中国民族的意识
里，确实有“‘犬’是一种地的‘守护神’”⑤的观念。

从科学角度看，地震往往伴随有动物的异常反应，其中犬的表现尤为突出。⑥ 因此，在川西北
岷江及涪江上游地区，居住在地震活跃带上的羌人在地震发生时唤犬，跟他们的民间经验有关。

可是，羌族释比在地震时唤犬，为什么又提及地藏王菩萨呢？中国民间传说里，地藏王是掌管地下
世界的教主。据明代《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》：“地藏菩萨，职掌幽冥教主，十地阎君率朝贺成
礼。”清代小说《剑侠飞豹图》第二十回中，亦有阎王对阴主地藏王菩萨称臣的描写。说地藏的母亲
化身为狗，这实际上是民间叙事中把他跟“目连救母”传说中的目连形象重合的结果。目连亦作目
犍连，乃“摩诃目犍连”的略称，他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，跟佛门中的地藏王菩萨并非一人。
《盂兰盆经》说他为救生母脱离饿鬼道而设“盂兰盆会”，中国民间也广泛流行“目连救母”的故事。

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产物，该故事讲述目连俗名傅罗卜，其母亲因开斋吃荤、打僧骂道而被打入
十八层地狱受苦，夙具孝心的目连求得佛祖恩准下地狱拯救母亲，最终其母得超度后化身为犬，目
连本人亦成正果，是为地藏王。目连故事在华夏大地上广泛流传，深入人心。如在四川广汉民间，

为了祛邪镇祟，要“请戏班演《目连戏》，意即搬出地藏王菩萨来超度亡魂，弹压野鬼”⑦。在中国民
间，地藏被附会为地府主宰鬼界之王，并被拉扯到具体人物身上，于是民间相传“目连死后被命为
地藏王，即主司幽冥界之主”⑧。类似传说在川西北羌族地区亦有流传。据《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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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》卷七：“相传王舍城傅罗卜，法名目犍连，尝师才事如来，救母于饿鬼群丛，作盂兰盆胜会，殁而
为地藏王，以七月三十日为所生之辰。”而《成都通览·成都之呼物混名》有“地藏王菩萨（萝卜也）”

一条，盖在民间传说中目连俗名萝卜，因其母吃萝卜而生了他。旧时蜀地，“每当搬演目连戏的活
动开始，不但有台上表演者将刘氏所吃萝卜三刀砍作八块供人抢吃，戏班子的人也乘机在观众席

里出售事先准备好的萝卜，而众人也争相购买，并深信带回家去让妇人吃了能生儿子”①。目连曾

下地狱拯救母亲，地藏王菩萨曾发下“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”的宏誓（根据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地藏
前身为婆罗门女，也有卖家宅以广求香花及诸净品供佛，以解救生前因信邪而堕入地狱之母亲的

行为），老百姓将他们合二为一也就可以理解了。羌人地处汉藏之间，从上述释比“地震唤犬”的举
动中可知，来自佛门、汉族地区的“目连救母”故事对羌区也多有影响。如在茂县凤仪镇，羌民生病

时祈神保佑所唱还愿歌中就有“四许木莲戏，病好就还你”的说法。②２０１１年５月４日，笔者走访汶

川绵虒７８岁的老释比王治升，问及前述事情，他说狗是傅萝卜的妈，地震来了，“ｚｈｅ—ｚｈｅ”地叫了
狗，地就不动了。老人还说，狗是傅萝卜的妈，这是《幽冥传》里写的。如此，既然主宰地下世界的

是地藏王菩萨，既然地藏王菩萨的母亲后来化身为神犬，那么，在羌民巫术化的原始思维中，当崩
山裂地的地震发生时呼唤犬母，不正是在祈求后者管好儿子、“止住儿子抖动”么？

犬跟羌人生活及信仰有密切关系。那么，又该如何理解上述“焚犬求雨”呢？尽管羌民口碑有
“龙王怕狗臭”之说，但其由来如何无从查考，也未必是此仪式的底蕴所在。在我看来，既然犬是灵
物，作为原始宗教仪式，烧狗与焚柏在宗教原理上当有某种相通之处，即以所焚之物的烟气上达于

天，以祈求龙王从天上降下雨水来；或者，是借所焚之物的烟气四散，以驱逐旱魃之类邪祟。羌民
祭神，焚烧柏枝是重要的仪式环节，当地人谓之“熏（音ｑｉｕ）烟烟”，如“理番三齐十八寨羌民，每逢

十月一日过年那天，房顶上白石前燃柏枝敬神”③。证诸古代文献，此当属传统祭天之法。据《礼记
·祭法》：“燔柴于泰坛，祭天也；瘗埋于泰折，祭地也。用騂犊。”据《礼记集说》陈澔注：“积柴于坛
上，加牲玉于其上，乃燎之，使气达于天，此祭天之礼也。”天圆地方，各有其祭。在先民看来，天神

在上，非燔柴不足以达之，燔祭时烟气升空，故能被天神接受；至于后者，则是把作为祭品的牲畜、

丝帛之类埋入土中以祭祀大地。此外，“以‘焚’的巫术方式求雨，有久远的历史。把人或牲畜放在

柴堆上焚烧，这在甲骨文中有大量的记载”④。着眼于宗教意义，“献祭始终意味着圣化”，而“火焰

标志着将牺牲置入火中的圣化仪式”。⑤ 为求神灵保佑，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神，是民间信仰的普
遍心理。犬之于羌民，在日常生活里是颇得青睐的。对于初以牧猎为生而后为半耕半牧的羌民来

说，犬无疑是好伙伴和好帮手。放狗打猎是羌人传统，理县蒲溪羌族打猎歌甚至唱道：“我生来是

打猎的，我不是吃人奶而是吃狗奶长大的。”⑥而驱逐邪怪也离不了撵山猎狗，正如驱逐农害时释比
所唱：“全寨为着驱农害，请动天地远近神……猎人打枪将狗放，金猫银猫同出力，不管野物藏何

处，统统拿获问斩刑。”⑦唯其如此，在汶川龙溪乡释比余明海、朱顺才所唱上坛经里专门有一部
《壳》，即“说猎狗”⑧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羌人以白狗占卜年成好坏，实际上亦是视犬为通灵之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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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如此，羌民将犬、尤其是白犬作为牺牲焚之以祭，通达神灵从天上降下雨来，不正表达着人们
敬神之心虔诚至极么？

犬祭之犬以白为佳，就羌民信仰而言，也旨在表明所献之物的神圣性，因为羌人有以白为尚的
传统。正如阿坝羌族谚语所云：“雪山顶上捧白石，白石供在房顶上。”多神信仰是羌族民间宗教的
特点，其崇拜的天神、地神、山神、寨神以及自然界一切神祇，皆无固定偶像，而是融合在白石崇拜
中。白石可以代表天神或山神，也可以代表寨神或土地神，不一而足。释比请神做法事，或在村寨
神林中的白石塔子前，或在人家房屋上的白石神位前。从茂县发掘的战国时期石棺葬中有白石随
葬来看，白石崇拜之于该地区有古老的历史。有关羌人崇拜白石的传说多多。相传羌族在迁徙
中，遭到魔兵追击，危急关头，多亏天神相助，从天上扔下三块白石，变成三座大雪山，挡住了魔兵
的前进之路，方使羌人化险为夷。在长诗《羌戈大战》中，羌人用天神赐给的白石作武器，打败了戈
基人，才得以在富饶美丽的“日补坝”（今茂县境内）安居乐业。此外，羌人甚至认为神分白黑好坏，

如释比经文所唱：“白神是好神，黑神是坏神。”还愿所用之牺牲亦分白黑高低，所谓“上坛神愿须用
白，下坛鬼愿才用黑”。总而言之，“代代留传有规矩，羌人要白不要黑”①。日常生活里，羌民也是
以白为善，着白羊皮褂，穿白麻布衣衫，等等。对白的崇尚，可谓无处不在。就白犬信仰来看，茂县
土门羌民被称为“白狗羌”，当地人亦喜欢白狗，认为白狗能够避邪纳吉。从历史上看，《新唐书·

党项传》载：“龙朔后，白兰、舂桑及白狗羌为吐蕃所臣，藉其兵为前驱。白狗与东会州接，胜兵才千
人。”《唐会要》卷九十八《白狗羌》条亦云：“白狗羌，西羌之别名，与会州连接，胜兵一千……武德六
年十二月，遣使朝贡，贞观五年十二月，其渠师并来朝。”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九十说，唐朝初年有“白
简、白狗羌并遣使入贡”，唐还“以白狗等羌地置维、恭二州”。会州后为茂州，白狗羌地处茂州以
西，这支羌人唐时主要分布于维、保二州，即今阿坝州的理县、黑水一带。关于“白狗”之称，或以为
是族名之羌语音译，即“白狗在一些史籍中又作白苟，应为羌语的汉译，极可能与当地古代的一支
羌人的领袖名为白苟（白构）有关”②；或以为是族群之图腾标识，即“狼图腾崇拜起始于华夏最古老
的羌族、犬戎族和古匈奴荤粥”，而“根据文献记载，犬戎族就是自称自己的祖先是二白犬，并以白
犬为图腾的西北最古老的游牧民族，属于西羌族，是炎黄族先祖的近亲”，若“从民族归类上看，犬
戎族就是西羌族，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：‘羌，西戎牧羊人也。’因此，犬戎就是西羌，西羌包含犬
戎……西羌族是以白狼或白犬为图腾的游牧民族”。③ 实际上，如民族学家所言，戎正是“以氐羌为
主要成分”④的，而犬戎之祖为白犬之说见于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。证诸民俗，在理县桃坪乡杂谷
脑河下游东北部的增头寨，有供奉白狼神的铁林寺，直到新中国建立前，“全寨寺庙最隆重的是每
年八月初八会期（白狼神生日），为纪念先祖白狼神生日，求先祖消灭灾难，从草地直到绵竹县人民
不辞长途跋涉都要来此地祭拜白狼神”⑤。其中，或许正凝结着羌人古老的族群记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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